



















了 。感情飽滿的大提琴家 ，優雅地舉起馬尾弓 ，以雨水
作琴弦 ，劃破長空 ，牽動情緒 ，準備為這裡每一個在雨
中沉默走路的人譜一首泥濘的樂章 。就在這時 ，那些本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她 ：「Rebeca，我不是你哥哥所說的那種人 。相信我 ，
我做錯過事情 ，但我希望能改變 。」楊薇聽不清楚是不
是有人在跟她說話 ，但只覺一隻灼熱的手輕輕拉™?她的
手臂 ，她正想轉身看清楚的時候 ，那隻手又放開了 。
面前的黑暗湧來一陣熱鬧的音樂聲 ，從大廈裡傳
出來的慶祝聲打破他們之問的沉默。
「德明哥，明天你們的十元店開張，你會不會到店
內幫手。」楊薇那侷促在胸懷中的一股鬱氣，乘™?音樂
發放出來，張德明未必能察覺她說話中的諷刺。
「我向他們說我隨時都可以幫手，他們也答應會找
我，但到現在還沒有，大概他們覺得我做不來吧。」
聽到了張德明說話中的無奈 ，楊薇覺得自己剛才有
點不近人情 ，她換一個態度再說：「那你現在有甚麼打
算？」前面有一部車輛正要駛過他們的旁邊 ，張德明拉著
楊薇的手臂讓她走在內邊 ，楊薇感到一陣熟悉的體溫 。
「我已經寄了多封求職信 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試
試。」楊薇感覺到張德明有很多說不出的委屈，她不知
道應該怎樣問他，他們又靜默了一段時間。
雨漸漸大起來 ，張德明撐開雨傘與楊薇並肩而
行，他們又走回必列睹士街。「爸爸還在世的時候，他
安排我到他朋友的公司工作，他去世後別人當然不會
賣他的賬，剛巧又經濟不景，我不能怪別人吧。我想
這件事情亦有好的一方面⋯⋯」
楊薇好像正面對一個新的朋友 ，她徹底地糊塗
了，她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正的張德明。
「剛才我說要回母親家裡住一段時間是認真的，我
想重新再來一次。」張德明這番說話不知在心?重復了
多少遍。
「那我希望你成功。」雖然張德明可能希望楊薇能
夠說多一點安慰或鼓勵的說話 ，但面對這個處境，她
也只懂得說這些。
張德明心情輕鬆起來：「到了，幫我提提小雅不要
只顧拼命工作，也要注意飲食休息。再見。」
「啊！」楊薇望著張德明努力爬上伊利近街的身影。
6
楊薇轉身急速走上樓梯，橫衝直撞的步伐一腳踢
翻樓下門口的元寶盆，燒焦了的元寶四處飄揚，楊薇
顧不得這個了，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一打開門，
楊薇立即走出露台，盛夏的涼風迎™?她的臉吹過來。
她回頭望向屋內，當中的擺設跟她離開前一模一樣，
小雅沒有回來，她想。她有一個衝動想跑到攝影廊 ，
為小雅送上熱騰騰的宵夜，她記起以前她們喜歡在半
夜時分到7一1吃蝦餃燒賣。但小雅現在真的喜歡這些
嗎？她究竟在想甚麼呢？她和張德明之間是怎樣結束
的？楊薇轉身望向半山仍然點亮的燈光，她第一次從
這個位置看這個城市 ，內心充滿恐懼和激動，好像感
覺有一個前所未有的東西快要發明出來。一陣陣穩健
的腳步聲傳來，楊薇探頭看見一個老人精神抖擻地從
角落鑽出來，正昂步朝著堅道的方向走。她的心情平
伏下來，開始感覺到四週光線的變化，然後遠處燈火
慢慢隱沒在這快要甦醒的城市中。她再望向堅道，縱
橫街道裡面她所熟悉的三個人已經改變了，而她一點
也不知道，她覺得自己好像在競賽中落後了。沒錯，
這是一場競賽，她要走下去。她知道她別無選擇，她
要跟韋小雅在這裡重新開始新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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